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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为中西乐器组合乐队的创作中​，​我的创作委托是为四件乐器的主奏乐器而作的作品​。​这四件乐器​，​你想要奏什么​？​怎么样通过
这些乐器来表现它们的乐器个性​？​还要与你音乐的表现内容相吻合​。​在构思阶段​，​我想到内蒙​、​西藏一些很原始的部落都有一种叫​“​呼
麦​”​的唱法​，​他们本地叫​“​潮尔​”。​那个唱法就是一个人可以发出一个低音和一些个高音​，​同时发响​，​或更多音同时发声​，​一个人可以同

时发好几个音的这样一种唱法​。​好像北极的一些部落也会这种唱法​。​潮尔有分器乐潮尔和声乐潮尔​，​所以我就选择了这种原始的发声

方法的音色和素材​，​把这个东西提炼出来作为作品的表现的一方面的资源和素材​，​所以这个作品叫做​“​潮歌​”，​就是这个意思​。 
在选择主奏乐器方面​，​这种素材怎样用乐器来表现​？​由于唱的是泛音​，​我就选择了低音提琴这种弦乐器​，​低音弦乐器发泛音比较

好​，​比较容易​。​大提琴的音色接近马头琴​，​潮尔里面有马头琴演奏​，​所以选大提琴就比较接近马头琴的声音​。 
中国的乐器就选择了管子​，​再加上一个箫​，​管子可以兼笙​。​笙可以奏和声​，​功能也比较多​；​管子是很有特色的一件乐器​，​有种苍

凉的感觉​，​适合表现那一类的情绪​。​箫属于中音乐器​，​笛子是高音乐器​。​管子与大提琴这两种乐器有的时候音色上很接近​，​但又不是

一类乐器​，​一类是管乐​，​一类是弦乐器​。​我的音乐表现和音乐素材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​。 
有的时候这个创作过程是很复杂的​，​因为灵感说不上是从哪里来的​。​如果有一个委约​，​约定四件乐器​，​就要考虑围绕什么乐器​。

有些有一些限定​，​比如这个乐器有六个委约作曲家​，​一个用了二胡​，​你就不能再用了​，​你用了什么乐器别人就不能用一样的了​。​所以

他们有给我参考意见​，​我也自己有个选择​。​这四件乐器就这么定了​，​当然这四件乐器也能跟我要表达的内容吻合​。​因为我的音乐里好

多是乐器泛音演奏的​。 
实际上音乐表现不纯粹是为了音响​，​不纯粹是为了音色​，​这些都是外在因素​，​都是一些技术和形式上的东西​。​我的音乐的真正内

涵实际上要表达的是一个和平的愿望​。​这里面有一个传说​，​就是过去年代有一场战争​，​由于战争双方的战士都会唱潮尔​，​后来包围以

后​，​守方将领没出去迎战​，​反而对着包围的大军唱起了潮尔​，​结果他一唱​，​大家都一起唱起来了​，​结果这个仗就不打了​。​就这么一个

故事​。​实际上运用​“​潮尔​”​这个素材和音色的表现​，​跟我表达的和平愿望结合起来了​。 
我们东方人欣赏一个作品​，​习惯遵循一定的情节性​，​但音乐是带有多义性的​，​所以音乐是不能用语言来解释清楚的​。​可能从音乐

的发展过程来感觉不同的感受​，​这是音乐本身的一种功能​。​我是有一种音乐的内容的设计在里面的​，​你也可以遵循这个音乐的设计来

理解这个音乐​，​当然你也可以不遵循​，​因为音乐有它的多义性​。​这里边你能听到很祥和的片段​，​感觉生活的美好​，​又有一些很恐怖的

感觉在里面​。​面对这种惨烈战争将要爆发的恐怖​，​如何用智慧达到和平​？​最后用一种和平的办法来解决​？ 
表演的人最好能够知道故事的情节​，​这样他就能把感情投入进去​，​当然如果他不知道情节​，​他根据音乐也可以投入​，​但是知道的

话​，​投入得会更准确​，​更有深度​，​和有自己表达的东西融入进去​。​实际上​，​核心上的东西敲定以后​，​其他的都是技术上的问题了​，​就
是形式上怎么表现​，​乐器怎么运用​、​音响​、​结构上的设计等等​。​技术都是为艺术服务的​，​艺术一旦确定​，​其他就都是技术上的问题
了​。 

每一个阶段​，​你都会想到一些东西​，​比如说​，​最开始有一个低音​，​它会塑造一个环境​，​很空旷的草原的​20  
 



这样一种环境​。​后面的和声逐渐减弱​，​然后还有一些不和谐的音​，​风声等​，​逐渐发展的过程逐渐积累​，​然后就有恐怖的消息等​。​反正

我的头脑都有这样的东西​，​然后用技术来表现出来​。​实际上从一个和平的环境到战争的环境​，​有一些信息使音乐变得紧张​，​这个过程

有这种因素在里面​，​你不可能从祥和马上到紧张​，​都是有一个过程​。 
因为这个作品是四个组合乐器​，​所以你要随时考虑到主奏乐器在作品中的地位和对它的重视程度​，​你要是写成一个通常的室内乐

，​那所有的乐器都成主奏乐器了​。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​，​要给予这四件乐器的过多的一个关注​。 
要从纯技术的角度来想​，​有的时候说不太清楚​，​我的一些同行​，​评价说我的一些作品其实素材的关系非常之远​，​我的一个作品叫

《​异化​》，​表现的是从生物发展到人​，​又有文明和科技发展​，​然后人开始异化破坏生存环境​。​就是这么一个表达的内涵​，​这个是行为
艺术产品​，​那里面的素材都相距甚远​，​哪都不挨着哪​。​但是你从头听到尾​，​这些素材搭配得天衣无缝​，​好像本来就应该在一起结构起

来的​。​实际上有些东西是凭感觉的​，​没办法用语言说清楚​。 
我个人的看法是​，​中国人比较注重故事和情节性​，​西方人比较注重音的形式​，​比如说音高体系​，​还有音色的一些关系​，​而中国人

就比较关注这里面表现了什么​，​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​。​我也是受中国人的习惯影响​，​听一段东西或看到一个东西总想它在表达什么​，
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种习惯​，​但是西方人听到的是一段音响​、​一段形式​——​形式本身也是一种内容​。 

我比较倾向于中国人的欣赏习惯​。​要有表达的中心思想​，​纯形式的作品在我很早以前有一些​，​但是现在很少写了​。​用一些音列的

关系去写一些作品​，​但是不去想它的一个思想性​，​这是非常少的​。​现在我都考虑很多问题​，​像是社会的问题​，​人的问题​，​文化的问题
，​东西方的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​。 

比如说​《​异化​》​这部作品​，​带有行为艺术​，​谁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​，​演奏员是一个一个地间隔上台的​。​第一个走上去时
音乐就开始了​。​这表现什么呢​？​表现了最初的地球的细胞无序繁殖的这种状态​，​整个前面都是表现这个过程的​。​后来人们开始狩猎​、
种地​，​然后开始产生文化​，​产生艺术​，​产生文字了​，​有科技了​，​科技开始造原子弹​，​为了某些利益人类开始摧毁自己​。​音乐表现的就

是这么一个过程​。​我大部分音乐所有的素材都是为了表现我的音乐内涵服务的​，​人要考虑考虑你自己应该怎么去做​，​怎么去面对这个

生存环境​。 
我的第三交响乐叫​《​呼唤未来​》，​那是由两个合唱队和一个大管乐队一起做的一个很大的作品​，​有七个乐章​，​每个乐章都表现当

今社会​，​有表现宗教​、​信仰的​，​有表现战争的​，​有表现教育​、​家庭​、​整个社会变迁的​，​等等​。 
有的时候委约方是有限定的​，​有的是内容的限定​，​有的就没有限定​。​如果有限定的话​，​就要按大方向考虑​，​如果没有限定的话​，

你就要想你想写什么​，​就选择什么​，​可以写点花鸟鱼虫​，​写点自然界的景观​、​声音​。​我还是想写些人文的​，​人类的关系这些东西​，​现
在战争天天都在打​，​到处都是生灵涂炭​，​很恐怖​，​各种武器和核的东西摧毁人类​，​所以我还是注重人文这个东西​。 

接收一个开放的委约是一个很高兴的事​，​它不会限制你很多东西​，​作曲家可以自由发挥​，​难题就是你到底要写什么​？​你到底想写

什么​？​没有限制反而有难度了​。 
我可以写花鸟鱼虫​，​也可以写人文​，​开始想的是四件乐器​，​什么跟这四件乐器吻合​？​我还是想把民间的​、​属于原生态的传统的​、

有底蕴的​、​能代表民族文化的深的东西挖出来一些​，​然后展示​，​用好​、​发展好​，​成为一个作品​，​但我对民间音乐从不满足于加一个旋

律​，​而是提炼它的一个精华​。21  
 



有的时候写作品​，​就是从开始到盲目地胡思乱想到相对成熟​。​从胡思乱想到慢慢捋顺头绪​，​再到慢慢越来越集中​，​这个需要很长的时
间​。​实际上每个人的思维习惯不一样​，​每个人的创作角度也不一样​，​我自己每个作品的创作过程也不一样​，​这个灵感说不上是什么时
候来​，​有时候你看电视突然就来了​，​有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东西或是听场音乐会什么的​，​这种启发都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的​，​有的人创
作半天没有一个合适的想法​，​那就是他没找到什么东西能让他启发​。​还有一个就是作曲家要善于捕捉​，​要善思考​，​会思想​，​会选择​，
甚至有时候有很多个想法都是很好的​，​只是你怎么去选择的问题​，​没有想法痛苦​，​有很多想法也很痛苦​。 

比如说你要写的形式​，​还有你要表达的外延和局限​，​最适合表现哪一个​？​那就是最佳的搭配了​。 
首先这次是一个室内乐作品​，​室内乐是由四件乐器领奏​，​你就要考虑到哪些乐器是能被使用的​？​或者你只能选择别人没选择的乐

器​，​你选择的这些乐器适合于表现什么​？​因为领奏乐器要表达它的一个独特的功能​，​乐器特性你要表达出来​，​所以你要考虑到这个乐
器的性能适合于表现什么​？​什么东西给它​？​这个过程很漫长​、​很复杂​，​你找到的东西要又适合于表现中心思想​，​又要能够对接​，​不断

地这样寻找​、​对接​，​这样就可以动笔了​。 
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​，​有的时候我看东西​，​我喜欢的东西​，​别人不一定喜欢​，​因为就像原生态的东西​，​不是所有人都喜欢​，​有的

作曲家听到这些感到土里土气的​，​不屑一顾​，​还有一部分别作曲家​，​也不认为必须要把焦点对在这方面​，​他可以对着别的方面​，​比如

说写星空​、​太阳系等​，​全都是宇宙的东西​，​没有什么原生态的​，​没有文化​，​你怎么写都可以​。  
我一旦选择了潮尔​，​那我就要大量地熟悉这个东西​，​但实际上以前就很熟悉​，​不然不会想到这个​，​所以一旦确定后就要收集大量

素材​，​一旦收集完后挑选你认为 感兴趣的东西​，​然后你还要想怎么去奏它​，​怎么返到乐器上​？​从民间素材得到的东西​，​把它记录到谱 
子上​，​然后用你的发展的方式去发展它​。 

这就涉及到乐队乐器的配器上的问题​，​你的音响结构怎么建立​？​你的节奏怎么写​？​然后这些音的关系​、​素材的关系​，​结构的关系

都属于作曲方面的技术问题​，​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​。 
实际上我的习惯也在影响学生​，​学生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写的​，​我经常讲​，​你们写不出东西的时候​，​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借鉴我的

经验​？​你什么都不知道​，​不知道想写什么​，​用什么素材​，​我就讲​，​要不你写个故事算了​，​你想一个梁山伯与祝英台​，​这不就有故事了

嘛​？​或者想一个寓言故事​，​这不就是有东西想了嘛​？​你最后能不能写成是一回事​，​你最起码借这个拐棍去思维​，​否则到底第一个应用

什么都不知道​。 
他要做一些音的设计​，​比如说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​，​是用古典的技法​，​还是用近现代的技法​？​还是用音画的表现手法​？​反正各种

各样​、​从古到今的技法你都可以用​，​第一步你就先要考虑这些东西​，​因为一旦多重音发音​，​肯定要涉及到音和音的关系和音响结构的

关系​，​所有的音的体系的东西都要考虑好​。 
我对学生的创作​，​有时候看他是低年级还是高年级​，​低年级的我鼓励他写一些稍微传统一点的​，​因为他需要一个基础的训练​，​但

他如果不愿意写​，​那能驾驭什么​，​就按他的思想去搞​。 
还是有调性的​，​结构上的这些东西还是比较规范的​，​比较讲究一点的​，​旋律和声这些东西还是要注重的​，​还是属于传统技术的​。

因为真正的创作在中国可具操作性的除了戏曲外​，​其他的还是属于外来基础​，​属于西方基础​，​属于引进的​，​我们学习的音乐创作也是

从西方引进借鉴的​，​所以西方的传统有参照性​，​在中国属于民间的​，​像是民歌​、​戏曲​、​说唱等这些传统的技术还没有总结出来可操作

性​，​风格把握等​，​主要是它是单部音乐​。 
高年级的在运用技术上可以适当宽泛一点​，​他学过的东西都可以用​，​但是低年级我不赞成这样​，​因为调性音乐他还没弄好​，​脱离

调性后就不行​，​必须有一个过程​，​所以高年级技术打好了​，​可以适当地写调性那些东西​，​甚至于更追求音响的东西都可以​。 
因为你所要面对的创作的形式肯定是西方的​，​但是文化价值是相等的​，​永远都是​，​西方几百年的历史和​22  
 



中国几百年的戏曲的文化价值是相等的​，​你可以用西方的技术来发展中国的传统的东西​。 
我一直鼓励他们关注民间音乐​，​我自己以前对民间音乐也不太关注​，​也不用功学​，​我那时也是满脑子学技术​，​对民歌课不感兴趣

，​觉得可有可无​，​但是毕业后逐渐不断学习​，​经历过工作​、​创作​，​再深入社会实践​，​再加上不断创作东西​，​你就会发现民族有些东西

太可贵了​，​可以挖出很多好东西​。​随着年龄和学识的成长就成熟了​，​我认为我发现了民间音乐这宝库​，​越来越成熟了​。​我也会影响我

的学生​，​如果找不到素材​，​就去听听民歌​，​去翻翻原声带​，​从那里挖掘​，​你按一个程序去用也是一条路子​，​去找找民间音乐​，​或者有

意提炼些东西出来考虑一下​，​我会这么鼓励他们​。 
我说的理性完成是在技术组成的一个过程当中​，​你设计的一个定位和旋​，​然后你又把结构给设计好了​，​你把发展的逻辑设计好了

，​音分对了​，​这就是纯理性的了​，​可能人就变成一种被动的工具了​，​因为他的逻辑已经设计好了​，​你完全是按照这个逻辑一个音一个

音地把它摆好​，​你就完成这个作品了​。 
要是设计好一个逻辑后你就可以动笔了​，​这个纯理性的作品​，​你只要把逻辑确定了​，​就可以动笔了​。​你要是用它来写大型的器乐

作品​，​可能没有直接操作性​，​实际上还是有的​，​很多人总结出来了​，​中国曲艺的东西有它的逻辑​，​但是如果让学生按照那个逻辑去写

器乐​、​交响乐的作品的时候​，​有时候是很难操作的​。 
流行音乐的和声和逻辑都是西方借鉴过来的​，​一系列的奏乐原则都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​，​中国目前没有​，​那不是乐器​，​那就像是

文化的互相借鉴​，​肯定是先进的东西要共享​，​优秀文化大家来共享​。 
中国是另一些原则​。​那些原则是另一些东西​。 
你要是用它来写大型的器乐作品​，​可能还是没有直接操作性​，​实际上还是有的​，​很多人总结出来​，​中国的曲艺的东西有它的逻辑

，​但是如果让学生按照那个逻辑去写器乐​、​交响乐的作品的时候​——​有时候是很难操作的​。 
我们让学生认真学习西方的技术​，​这是他要完成一个作品必须的基础​，​中国的民间音乐文化的东西是必修课​，​这里面他可以获得

很多灵感​，​但拿着这些东西​，​要跟四大件一样​，​怎么去写和声​？​因为中国很多东西都是单声部的​，​没有多声部​，​虽然有个别的民族有

多声部​，​但是那个多声用于创作还是有一段距离​，​不是很有操作性​，​所以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素材​，​你可以从里面挖掘一些东西​，​真的

要落到笔上的的这些技术问题​，​有时候真的要借鉴西方的​。 
附中的学生有的时候贪进度​，​就觉得传统音乐没意思​，​很土​、​很落后​，​然后就写很多不着调的东西​。​我不认为对他们很合适​，​因

为路要一步一步走​，​训练过程哪一步都不能缺失​，​就像学画那样​，​基本功的东西都是要做的​。 
实际上在高年级的时候可以有这种想法​，​我有一个博士研究生​，​刚毕业的​，​他在本科的时候写的还是管弦乐队的​，​但是那个时候

已经受了一些二十世纪的影响​，​旋律都是很意向化的​，​到研究生的时候​，​他开始搞观念艺术​，​有一种观念来支配这种音乐的表现​。​这
种东西完全不是笔头功夫​，​完全就是思想了​，​这想法又很好​，​这想法一出来​，​别人没想到​，​你想到了​。 

我这个学生​，​也就是他才有这种思维​，​我让他往这方面发展​，​因为他传统的东西学过了​，​要是一本科生你给我来这个​，​是绝对不

可以的​，​但是研究生阶段有这个想法​，​我觉得很好​，​所以鼓励他去把这个东西继续探讨​、​继续做​，​后来他有一部作品​，​叫​《​小媒体艺
术​》，​我让他在脑里想一段音乐​，​这一段音乐就这样完成了​，​不需要演奏​，​所以这就关键到极致了​。 

有些人对这个​（​民乐​）​感兴趣的话​，​特别是到研究生阶段​，​他们会对这个东西非常感兴趣​。​这个​（​民乐​）​比较多人感兴趣​，​在
（​观念​）​这方面没灵感​，​就没想法没兴趣​，​而这个同学对这方面有兴趣​，​热衷于这个​，23  

 



他就有灵感​。 
原因很复杂​，​实际上学生想表现自己​，​打个比方​，​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筹​，​还有一个是教师促成的​，​比方说他没那能力​，​老师来强

迫学生这么做​，​那这学生的路就走歪了​。 
不一定普遍​，​但是有​，​特别是年轻老师​，​总希望自己多做点​，​但是不能拔苗助长​。 
学生在学习方面都会遇到​，​在作曲方面​，​他们可能不可能接触到那么全面的东西​，​除非是有一定的课程要这么去做​，​有时候没有

这个课程的话​，​你要一个学生去写巴赫的东西​，​他也不会去写的​。 
创作很少人能想到那去​，​连巴赫都不可能​，​巴赫以前的文艺复兴​，​不会想到​。​另外作品和音响也少​。​像格利高里圣咏​，​不认真去

收集根本没法听见​。​巴赫的作品到处都是​，​但是以前那东西很少​，​接触也很少​，​没人会想到那东西​。 
他会写的是现代一点的​，​因为听得比较多​。​有一些学生比较赶时髦​，​有些觉得写得越不和谐​，​越变化多​、​越复杂的程度就越高​。 
技术上来讲​，​像是复调的技术​，​音阶的这些技术​，​跟西方是有关系的​，​但是​，​因为我用这个技术写出来的东西​，​应该来讲是听不

出西方音乐的痕迹​，​我尽量做到民族化​。​有些人写很传统的旋律​，​但是整个音响是西方的音响​，​骨子里是西方的​，​但旋律是民族的​，
很多这样的音乐​。 

就是他写的音乐还是西方音乐​，​骨架里的东西都是西方的功能体系的​，​但是他的旋律又是用民间的旋律​，​风格接近的写法​，​我们
讲就是两张皮​，​皮和肉都不在一块了​。 

那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​，​也不知道为什么​。 
我的音的运作的过程和制造出来的音响不是那样子的​。 
说不出来​，​但是不会这样进行​，​很多音的进行方向跟选择有关系​。​就是说你从一个音运行到另外一个音的时候​，​其他的声部​，​我

会选择我认为合适的音去制作​，​但是你如果让我去做一个​，​我做不出来​。 
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​，​有可能在一个作品里做的很好​，​另外一个作品做的很差​，​而且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没一个标准​。 
实际上作曲的过程是一个很仔细很精确的过程​，​不像国画大笔一甩​，​也不像西方写实派​，​画得很仔细​。​实际作曲的过程是很精确

的​，​每个声部的走向都是你自己的选择​。 
现在东西方的交流是一个很热的话题和趋势​，​在这个基础上寻找两个国家的乐器​，​能激发作曲家怎么去搭配这两种乐器的探索过

程​，​东方和西方的乐器放在一起​，​可能西方的人对东方的乐器会更加了解​，​让他去写一写​，​用一用​，​但是中国人对西方乐器是有很熟

悉的​，​因为比较普遍​，​但是西方人对东方人的乐器是不是很熟悉的​？ 
西方乐器的管乐队和交响乐队是比较普遍的​，​各个国家都有​，​所以大家从听觉上来讲很熟悉​，​从作曲家来讲也是很熟悉的​，​因为

那些都是要学的​，​但是我们的乐器传到西方​，​有的时候只是被偶尔地看一下​，​欣赏一下乐器独奏​，​毕竟普及的是西方的乐器​，​所以西

方的作曲家对这些也不熟悉​。 
我听了那些作曲家的作品​，​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​，​而且对乐器的使用都有自己的选择​。 
有的音乐是快速的​，​有的是慢速的​，​因为要根据音乐的性质​。 
每个作曲家都有自己的选择​，​我觉得有些想法还是不太一样的​，​这样挺好​，​反正没想到一块去​。 
在对音乐的趋势和感觉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​，​加拿大的和中国的还是有不同的​。 
还是思维习惯​、​文化底蕴不一样​，​但是具体的很难说​。24  
 



西方的民间音乐是很理性的​，​很讲究程序化的​。​但中国的很感性​，​这一大串音下来一大段尾巴​，​你就慢慢听​。​甚至节奏都没有标记​，
比如说这个音弹几拍​，​都没有​，​你自己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回事​，​没人会限制你​，​但是西方不是​，​发的是什么就是什么​，​然后人全都这
样​。​要说音乐创作来讲都差不多​，​因为西方人的也开始偶尔借鉴东方人的思维​，​互相借鉴​，​都是不能截然分开的​。 

文化交流随着科技​、​随着文明的变迁越来越频繁​，​另外信息的传递将来会更频繁​，​实际上跟你看到世界各地的商品是一样的​。 
很长时间不会一样​，​因为中国人的创作思维​——​这种文化的包容性和根深蒂固的影响是很重的​，​他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文化​，​但

是他会吸收别人的东西来发展自己​，​但是有的国家不是这样的​，​像韩国​，​他们的作曲家从西方留学回来后​，​就说我们写的是西方音乐
，​然后他们还有传统音乐的这拨人​，​他们写的就是韩国的传统音乐​，​这两拨人从不对话​，​各干各的​，​韩国写西方音乐的就写他们所谓
的西方音乐​，​他们不认为这是韩国音乐​，​所以这点来讲也是很难理解的​。 

中国从汉朝以来就受外来音乐的影响​，​除了古琴​，​有哪个中国乐器真的是中国的​？​二胡​、​琵琶本来西方传来的​，​北方传来的​，​估
计只有古琴等是中国的​，​其他的都是西方的​，​扬琴更是西方的乐器​。 

不变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​，​它不会被轻易地改变​，​我们的习惯还是这样​，​利用西方的技术来发展我们的国家​。​这种习惯从建国以

来就一直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​，​我们不会认为自己写的是外国的音乐​，​那说明脑子有问题​。​韩国那样我们是不能理解的​。​有一次在韩
国讲学​，​我就谈了这个观点​，​我说​，​我们习惯用别人的技术来发展自己的音乐​，​但是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用了谁的技术就是谁的音

乐​。 
什么叫中国音乐​？​中国风格​？​讨论起来是说不清楚的​，​有一种观点​，​就是你是中国人​，​你写的就是中国音乐​，​但是中国人从国外

长大​、​受国外教育的​，​写的就是西方音乐​。​因为他去学习​，​从而发生一些改变了​，​那可能写的就是中国音乐​，​但是你不能说他写的是

西方音乐​，​因为他是中国人​，​他用了那些技术​、​受了那些影响​，​你也可以说他写的是中国音乐​，​但是里面就有很多区别了​。 
从听觉上来讲​，​他听了这个音乐​，​他不认为这是西方音乐​，​他认为这一定是中国音乐​，​因为这里面骨子里的东西是改变不了的​。 
实际上​，​西方的二十世纪​，​有些作曲家的音乐是很东方化的​，​拉威尔他们是有意识地学习了东方的东西​，​德彪西用甘美兰调式​。

他写的音乐已经脱离西方的束缚​，​脱离了华格纳的风格​，​他实际还是西方音乐​，​但是另一种风格​，​其实这种风格是很接近东方音乐
的​。 

我现在听的大多数是原生态的​，​各个地区的有特点的音乐​，​反正全世界的都收集不少​，​但是国内买不到​，​以前这些东西都没人去

弄​，​都觉得是土掉渣的东西​，​不认为有价值​，​恰恰国外有人来收集去国外发行​，​我从这里面听到的有价值的东西太多了​。 
香港的乐团委约我写的作品​，​首演的时候有个中英对话​，​有四个中国作曲家​，​还有两个英国作曲家​，​年轻作曲家写的作品完全是

西方的乐队化的写法​，​移植到民族乐团​，​就是中国乐器演奏的西方音乐​，​一听就听出来了​。​老点的作曲家声音响的调式​，​一听就是研

究过中国东西的​，​就是说有中国因素在里面​，​弄得很有意思​。 
他不是结合​，​是完全为民族管乐队写的​，​但是我说的是音乐风格​，​他们两个演奏的就不一样​。 
这一类的作品并不是说没有​，​有的时候有一个偶然的结合​。​像以前请过管旋乐团来演奏​，​他希望加入一两件民乐​，​然后偶尔这样

搞​，​都是偶尔的​，​不是事先规划好的​，​都是突发奇想的​，​不是为了一个项目来做的​。 
我说的乐团不是交响乐团​，​如果交响乐团要用到民族乐器​，​那么曲子的写作都要做好​。​我说的是室内乐团来了中国后​，​希望加点

民族乐器跟他们一起演奏东西​，​这是临时的​，​不是事先预备好的​。25  
 



环境不一样​，​那是有目的的创作​，​是民族音乐就是民族乐​。​但是他不了解中国的民乐器和民乐风格​，​所以他写的是他自己本人的音乐
，​他只不过用了中国的演奏媒介​，​但是那种偶尔地结合不是有目的​，​是一种临时的兴趣​。 

我们的民族音乐在全世界不是那么普及​。 
西方的管乐队很普及​，​各国都有​，​但是西方的乐队来到中国后对中国的乐器很感兴趣​。​好久前的一个室内乐团​，​本来就演奏一个

爵士乐​，​他们希望加个二胡或者笛子跟他们一块奏曲​，​看看怎么样​，​而且奏的是他们的爵士乐​，​看演奏员怎么去发展​。 
很少人去组织这样一个乐队​，​也就是加拿大那边有这样一个条件​，​它有西洋乐​，​还有民乐团​，​一般没有这个条件是不会去想这个

事的​。 
但是大规模的委约不会这样建立一个项目​，​这是没听说过的​。 
我们学校就有民乐团和管旋乐团​，​但是从来不一起合作​，​因为没人那么想或是那么做​，​或是有兴趣​。 
因为对于一个中西乐器组合的乐团​，​这种机会很少​，​交流活动多​，​但是中西乐队组合是很少的​，​混乐是很少的​，​因为环境的限制

，​演出条件是受限制的​，​但是在中国​，​民乐小组很多​，​但如果要加个管乐​，​就要去借人​，​这就是一个实际的问题​。​像演交响乐的三国

，​那个作品是给​ＣＤ​写的​，​香港那边问我能不能把其中一些演奏改成民族演奏的音乐​，​再加上西洋管弦乐一起奏响​，​我觉得想法很

好​。​我就为这个改编了​，​把东西方乐器放在一块​，​很有意思​。 
所有全世界的乐团都是做不到的​，​因为民族乐团不会请西洋乐团来演奏​，​西洋乐团不会请民族乐团来合奏​，​所有都做不到​，​所以

我写了这个​。 
应不应该不说​，​反正这是慢慢的探索和尝试​，​就像西方乐队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​，​一个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点​，​这种事件多了就

成了一条线​，​没准就经常把东西方音乐组合​，​把这成为一种风尚​，​而且东西方乐器是由不同的理想构成的​，​像琵琶​，​西方乐器里是没

有的​，​总这样结合是很有意思的​。 
很多历史是一种偶然的碰撞​，​然后慢慢形成的​，​起码你要这样去做​，​才会慢慢激发些东西​，​或是慢慢形成一种习惯​。 
我能够参与探索​，​觉得很荣幸​，​在建立这么一个平台上去施展​。 

王宁博士 
王宁博士出生于​1954​年​。​最初在艺术学校学习低音大提琴​。​1978​年​，​进入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​，​并开始正式学习作曲​。​1985​年​，​毕

业于中央音乐学院​。  
以论文​：《​德布西的管弦乐作曲艺术​》​及两个管弦乐团作品​：《​弓弦乐合奏交响乐​》​和​《​幻想交响管弦乐​》​完成了硕士学位​。​王

先生应邀在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授课​，​并获委任为管弦乐法和分析研究系主任​。​稍后完成他的博士论文​《​中华民族管弦乐团的源流和

发展历程​》。​最近出版了他的​《​第三交响曲​》。 
目前是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​、​多媒体音乐中心的主任​，​中国北京音乐协会理事​，​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理事​，​中国电子音乐学会副会长
，​中国音乐著作版权协会委员​，​北京现代音乐协会会员​，​中国电影音乐协会理事及加拿大庇诗中乐协会名誉顾问​。​曾出任许多中国和

国外的音乐比赛评判及出版音乐著作​。 

唐建平博士  
唐建平生于​1955​年​，​现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​，​是第一位完全在中国受训的音乐作曲博士​。​他亦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和创作委员
会理事​。​他​1970​年于吉林艺术学院跟随菲律宾打击乐音乐大师桑托斯学习打击乐器​；​1978​年在沈阳音乐学院开始随张守明教授及霍存慧

教授学习作曲​。​师从苏夏教授后​，​硕士毕业​；​于​1980​年从中央音乐学院获得博士学位​。  
唐建平是一位积极和重要的作曲家​，​创作了大量作品​，​他获得许多的奖项包括北京市政府颁发的杰出中国作曲家奖​。​他的作品​，​在
德​、​奥​、​英​、​法​、​美​、​加​、​日​、​韩​、​埃及​、​东欧以及香港​、​澳门和台湾等等地区的重大音乐节​，​均有演出​。  
在美国​、​香港和台湾的国际音乐期刊​，​唐建平发表了大量文章​。​他参加的国际会议​，​受邀评审的音乐比赛​，​在音乐节和大学的演说​，
所在地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​，​曼哈顿音乐学院​，​香港发展研究所​，​以及韩国和日本​。​他也组织了为期两年的​《​中日友谊现代音乐
节​》​和​《​中韩友好现代音乐节​》，​取得重大成功​。19  
 



王宁 
采访时间：2011年1月 
采访地点：中国音乐学院 

在为中西乐器组合乐队的创作中​，​我的创作委托是为四件乐器的主奏乐器而作的作品​。​这四件乐器​，​你想要奏什么​？​怎么样通过
这些乐器来表现它们的乐器个性​？​还要与你音乐的表现内容相吻合​。​在构思阶段​，​我想到内蒙​、​西藏一些很原始的部落都有一种叫​“​呼
麦​”​的唱法​，​他们本地叫​“​潮尔​”。​那个唱法就是一个人可以发出一个低音和一些个高音​，​同时发响​，​或更多音同时发声​，​一个人可以同

时发好几个音的这样一种唱法​。​好像北极的一些部落也会这种唱法​。​潮尔有分器乐潮尔和声乐潮尔​，​所以我就选择了这种原始的发声

方法的音色和素材​，​把这个东西提炼出来作为作品的表现的一方面的资源和素材​，​所以这个作品叫做​“​潮歌​”，​就是这个意思​。 
在选择主奏乐器方面​，​这种素材怎样用乐器来表现​？​由于唱的是泛音​，​我就选择了低音提琴这种弦乐器​，​低音弦乐器发泛音比较

好​，​比较容易​。​大提琴的音色接近马头琴​，​潮尔里面有马头琴演奏​，​所以选大提琴就比较接近马头琴的声音​。 
中国的乐器就选择了管子​，​再加上一个箫​，​管子可以兼笙​。​笙可以奏和声​，​功能也比较多​；​管子是很有特色的一件乐器​，​有种苍

凉的感觉​，​适合表现那一类的情绪​。​箫属于中音乐器​，​笛子是高音乐器​。​管子与大提琴这两种乐器有的时候音色上很接近​，​但又不是

一类乐器​，​一类是管乐​，​一类是弦乐器​。​我的音乐表现和音乐素材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​。 
有的时候这个创作过程是很复杂的​，​因为灵感说不上是从哪里来的​。​如果有一个委约​，​约定四件乐器​，​就要考虑围绕什么乐器​。

有些有一些限定​，​比如这个乐器有六个委约作曲家​，​一个用了二胡​，​你就不能再用了​，​你用了什么乐器别人就不能用一样的了​。​所以

他们有给我参考意见​，​我也自己有个选择​。​这四件乐器就这么定了​，​当然这四件乐器也能跟我要表达的内容吻合​。​因为我的音乐里好

多是乐器泛音演奏的​。 
实际上音乐表现不纯粹是为了音响​，​不纯粹是为了音色​，​这些都是外在因素​，​都是一些技术和形式上的东西​。​我的音乐的真正内

涵实际上要表达的是一个和平的愿望​。​这里面有一个传说​，​就是过去年代有一场战争​，​由于战争双方的战士都会唱潮尔​，​后来包围以

后​，​守方将领没出去迎战​，​反而对着包围的大军唱起了潮尔​，​结果他一唱​，​大家都一起唱起来了​，​结果这个仗就不打了​。​就这么一个

故事​。​实际上运用​“​潮尔​”​这个素材和音色的表现​，​跟我表达的和平愿望结合起来了​。 
我们东方人欣赏一个作品​，​习惯遵循一定的情节性​，​但音乐是带有多义性的​，​所以音乐是不能用语言来解释清楚的​。​可能从音乐

的发展过程来感觉不同的感受​，​这是音乐本身的一种功能​。​我是有一种音乐的内容的设计在里面的​，​你也可以遵循这个音乐的设计来

理解这个音乐​，​当然你也可以不遵循​，​因为音乐有它的多义性​。​这里边你能听到很祥和的片段​，​感觉生活的美好​，​又有一些很恐怖的

感觉在里面​。​面对这种惨烈战争将要爆发的恐怖​，​如何用智慧达到和平​？​最后用一种和平的办法来解决​？ 
表演的人最好能够知道故事的情节​，​这样他就能把感情投入进去​，​当然如果他不知道情节​，​他根据音乐也可以投入​，​但是知道的

话​，​投入得会更准确​，​更有深度​，​和有自己表达的东西融入进去​。​实际上​，​核心上的东西敲定以后​，​其他的都是技术上的问题了​，​就
是形式上怎么表现​，​乐器怎么运用​、​音响​、​结构上的设计等等​。​技术都是为艺术服务的​，​艺术一旦确定​，​其他就都是技术上的问题
了​。 

每一个阶段​，​你都会想到一些东西​，​比如说​，​最开始有一个低音​，​它会塑造一个环境​，​很空旷的草原的​20  
 



这样一种环境​。​后面的和声逐渐减弱​，​然后还有一些不和谐的音​，​风声等​，​逐渐发展的过程逐渐积累​，​然后就有恐怖的消息等​。​反正

我的头脑都有这样的东西​，​然后用技术来表现出来​。​实际上从一个和平的环境到战争的环境​，​有一些信息使音乐变得紧张​，​这个过程

有这种因素在里面​，​你不可能从祥和马上到紧张​，​都是有一个过程​。 
因为这个作品是四个组合乐器​，​所以你要随时考虑到主奏乐器在作品中的地位和对它的重视程度​，​你要是写成一个通常的室内乐

，​那所有的乐器都成主奏乐器了​。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​，​要给予这四件乐器的过多的一个关注​。 
要从纯技术的角度来想​，​有的时候说不太清楚​，​我的一些同行​，​评价说我的一些作品其实素材的关系非常之远​，​我的一个作品叫

《​异化​》，​表现的是从生物发展到人​，​又有文明和科技发展​，​然后人开始异化破坏生存环境​。​就是这么一个表达的内涵​，​这个是行为
艺术产品​，​那里面的素材都相距甚远​，​哪都不挨着哪​。​但是你从头听到尾​，​这些素材搭配得天衣无缝​，​好像本来就应该在一起结构起

来的​。​实际上有些东西是凭感觉的​，​没办法用语言说清楚​。 
我个人的看法是​，​中国人比较注重故事和情节性​，​西方人比较注重音的形式​，​比如说音高体系​，​还有音色的一些关系​，​而中国人

就比较关注这里面表现了什么​，​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​。​我也是受中国人的习惯影响​，​听一段东西或看到一个东西总想它在表达什么​，
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种习惯​，​但是西方人听到的是一段音响​、​一段形式​——​形式本身也是一种内容​。 

我比较倾向于中国人的欣赏习惯​。​要有表达的中心思想​，​纯形式的作品在我很早以前有一些​，​但是现在很少写了​。​用一些音列的

关系去写一些作品​，​但是不去想它的一个思想性​，​这是非常少的​。​现在我都考虑很多问题​，​像是社会的问题​，​人的问题​，​文化的问题
，​东西方的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​。 

比如说​《​异化​》​这部作品​，​带有行为艺术​，​谁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​，​演奏员是一个一个地间隔上台的​。​第一个走上去时
音乐就开始了​。​这表现什么呢​？​表现了最初的地球的细胞无序繁殖的这种状态​，​整个前面都是表现这个过程的​。​后来人们开始狩猎​、
种地​，​然后开始产生文化​，​产生艺术​，​产生文字了​，​有科技了​，​科技开始造原子弹​，​为了某些利益人类开始摧毁自己​。​音乐表现的就

是这么一个过程​。​我大部分音乐所有的素材都是为了表现我的音乐内涵服务的​，​人要考虑考虑你自己应该怎么去做​，​怎么去面对这个

生存环境​。 
我的第三交响乐叫​《​呼唤未来​》，​那是由两个合唱队和一个大管乐队一起做的一个很大的作品​，​有七个乐章​，​每个乐章都表现当

今社会​，​有表现宗教​、​信仰的​，​有表现战争的​，​有表现教育​、​家庭​、​整个社会变迁的​，​等等​。 
有的时候委约方是有限定的​，​有的是内容的限定​，​有的就没有限定​。​如果有限定的话​，​就要按大方向考虑​，​如果没有限定的话​，

你就要想你想写什么​，​就选择什么​，​可以写点花鸟鱼虫​，​写点自然界的景观​、​声音​。​我还是想写些人文的​，​人类的关系这些东西​，​现
在战争天天都在打​，​到处都是生灵涂炭​，​很恐怖​，​各种武器和核的东西摧毁人类​，​所以我还是注重人文这个东西​。 

接收一个开放的委约是一个很高兴的事​，​它不会限制你很多东西​，​作曲家可以自由发挥​，​难题就是你到底要写什么​？​你到底想写

什么​？​没有限制反而有难度了​。 
我可以写花鸟鱼虫​，​也可以写人文​，​开始想的是四件乐器​，​什么跟这四件乐器吻合​？​我还是想把民间的​、​属于原生态的传统的​、

有底蕴的​、​能代表民族文化的深的东西挖出来一些​，​然后展示​，​用好​、​发展好​，​成为一个作品​，​但我对民间音乐从不满足于加一个旋

律​，​而是提炼它的一个精华​。21  
 



有的时候写作品​，​就是从开始到盲目地胡思乱想到相对成熟​。​从胡思乱想到慢慢捋顺头绪​，​再到慢慢越来越集中​，​这个需要很长的时
间​。​实际上每个人的思维习惯不一样​，​每个人的创作角度也不一样​，​我自己每个作品的创作过程也不一样​，​这个灵感说不上是什么时
候来​，​有时候你看电视突然就来了​，​有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东西或是听场音乐会什么的​，​这种启发都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的​，​有的人创
作半天没有一个合适的想法​，​那就是他没找到什么东西能让他启发​。​还有一个就是作曲家要善于捕捉​，​要善思考​，​会思想​，​会选择​，
甚至有时候有很多个想法都是很好的​，​只是你怎么去选择的问题​，​没有想法痛苦​，​有很多想法也很痛苦​。 

比如说你要写的形式​，​还有你要表达的外延和局限​，​最适合表现哪一个​？​那就是最佳的搭配了​。 
首先这次是一个室内乐作品​，​室内乐是由四件乐器领奏​，​你就要考虑到哪些乐器是能被使用的​？​或者你只能选择别人没选择的乐

器​，​你选择的这些乐器适合于表现什么​？​因为领奏乐器要表达它的一个独特的功能​，​乐器特性你要表达出来​，​所以你要考虑到这个乐
器的性能适合于表现什么​？​什么东西给它​？​这个过程很漫长​、​很复杂​，​你找到的东西要又适合于表现中心思想​，​又要能够对接​，​不断

地这样寻找​、​对接​，​这样就可以动笔了​。 
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​，​有的时候我看东西​，​我喜欢的东西​，​别人不一定喜欢​，​因为就像原生态的东西​，​不是所有人都喜欢​，​有的

作曲家听到这些感到土里土气的​，​不屑一顾​，​还有一部分别作曲家​，​也不认为必须要把焦点对在这方面​，​他可以对着别的方面​，​比如

说写星空​、​太阳系等​，​全都是宇宙的东西​，​没有什么原生态的​，​没有文化​，​你怎么写都可以​。  
我一旦选择了潮尔​，​那我就要大量地熟悉这个东西​，​但实际上以前就很熟悉​，​不然不会想到这个​，​所以一旦确定后就要收集大量

素材​，​一旦收集完后挑选你认为 感兴趣的东西​，​然后你还要想怎么去奏它​，​怎么返到乐器上​？​从民间素材得到的东西​，​把它记录到谱 
子上​，​然后用你的发展的方式去发展它​。 

这就涉及到乐队乐器的配器上的问题​，​你的音响结构怎么建立​？​你的节奏怎么写​？​然后这些音的关系​、​素材的关系​，​结构的关系

都属于作曲方面的技术问题​，​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​。 
实际上我的习惯也在影响学生​，​学生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写的​，​我经常讲​，​你们写不出东西的时候​，​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借鉴我的

经验​？​你什么都不知道​，​不知道想写什么​，​用什么素材​，​我就讲​，​要不你写个故事算了​，​你想一个梁山伯与祝英台​，​这不就有故事了

嘛​？​或者想一个寓言故事​，​这不就是有东西想了嘛​？​你最后能不能写成是一回事​，​你最起码借这个拐棍去思维​，​否则到底第一个应用

什么都不知道​。 
他要做一些音的设计​，​比如说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​，​是用古典的技法​，​还是用近现代的技法​？​还是用音画的表现手法​？​反正各种

各样​、​从古到今的技法你都可以用​，​第一步你就先要考虑这些东西​，​因为一旦多重音发音​，​肯定要涉及到音和音的关系和音响结构的

关系​，​所有的音的体系的东西都要考虑好​。 
我对学生的创作​，​有时候看他是低年级还是高年级​，​低年级的我鼓励他写一些稍微传统一点的​，​因为他需要一个基础的训练​，​但

他如果不愿意写​，​那能驾驭什么​，​就按他的思想去搞​。 
还是有调性的​，​结构上的这些东西还是比较规范的​，​比较讲究一点的​，​旋律和声这些东西还是要注重的​，​还是属于传统技术的​。

因为真正的创作在中国可具操作性的除了戏曲外​，​其他的还是属于外来基础​，​属于西方基础​，​属于引进的​，​我们学习的音乐创作也是

从西方引进借鉴的​，​所以西方的传统有参照性​，​在中国属于民间的​，​像是民歌​、​戏曲​、​说唱等这些传统的技术还没有总结出来可操作

性​，​风格把握等​，​主要是它是单部音乐​。 
高年级的在运用技术上可以适当宽泛一点​，​他学过的东西都可以用​，​但是低年级我不赞成这样​，​因为调性音乐他还没弄好​，​脱离

调性后就不行​，​必须有一个过程​，​所以高年级技术打好了​，​可以适当地写调性那些东西​，​甚至于更追求音响的东西都可以​。 
因为你所要面对的创作的形式肯定是西方的​，​但是文化价值是相等的​，​永远都是​，​西方几百年的历史和​22  
 



中国几百年的戏曲的文化价值是相等的​，​你可以用西方的技术来发展中国的传统的东西​。 
我一直鼓励他们关注民间音乐​，​我自己以前对民间音乐也不太关注​，​也不用功学​，​我那时也是满脑子学技术​，​对民歌课不感兴趣

，​觉得可有可无​，​但是毕业后逐渐不断学习​，​经历过工作​、​创作​，​再深入社会实践​，​再加上不断创作东西​，​你就会发现民族有些东西

太可贵了​，​可以挖出很多好东西​。​随着年龄和学识的成长就成熟了​，​我认为我发现了民间音乐这宝库​，​越来越成熟了​。​我也会影响我

的学生​，​如果找不到素材​，​就去听听民歌​，​去翻翻原声带​，​从那里挖掘​，​你按一个程序去用也是一条路子​，​去找找民间音乐​，​或者有

意提炼些东西出来考虑一下​，​我会这么鼓励他们​。 
我说的理性完成是在技术组成的一个过程当中​，​你设计的一个定位和旋​，​然后你又把结构给设计好了​，​你把发展的逻辑设计好了

，​音分对了​，​这就是纯理性的了​，​可能人就变成一种被动的工具了​，​因为他的逻辑已经设计好了​，​你完全是按照这个逻辑一个音一个

音地把它摆好​，​你就完成这个作品了​。 
要是设计好一个逻辑后你就可以动笔了​，​这个纯理性的作品​，​你只要把逻辑确定了​，​就可以动笔了​。​你要是用它来写大型的器乐

作品​，​可能没有直接操作性​，​实际上还是有的​，​很多人总结出来了​，​中国曲艺的东西有它的逻辑​，​但是如果让学生按照那个逻辑去写

器乐​、​交响乐的作品的时候​，​有时候是很难操作的​。 
流行音乐的和声和逻辑都是西方借鉴过来的​，​一系列的奏乐原则都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​，​中国目前没有​，​那不是乐器​，​那就像是

文化的互相借鉴​，​肯定是先进的东西要共享​，​优秀文化大家来共享​。 
中国是另一些原则​。​那些原则是另一些东西​。 
你要是用它来写大型的器乐作品​，​可能还是没有直接操作性​，​实际上还是有的​，​很多人总结出来​，​中国的曲艺的东西有它的逻辑

，​但是如果让学生按照那个逻辑去写器乐​、​交响乐的作品的时候​——​有时候是很难操作的​。 
我们让学生认真学习西方的技术​，​这是他要完成一个作品必须的基础​，​中国的民间音乐文化的东西是必修课​，​这里面他可以获得

很多灵感​，​但拿着这些东西​，​要跟四大件一样​，​怎么去写和声​？​因为中国很多东西都是单声部的​，​没有多声部​，​虽然有个别的民族有

多声部​，​但是那个多声用于创作还是有一段距离​，​不是很有操作性​，​所以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素材​，​你可以从里面挖掘一些东西​，​真的

要落到笔上的的这些技术问题​，​有时候真的要借鉴西方的​。 
附中的学生有的时候贪进度​，​就觉得传统音乐没意思​，​很土​、​很落后​，​然后就写很多不着调的东西​。​我不认为对他们很合适​，​因

为路要一步一步走​，​训练过程哪一步都不能缺失​，​就像学画那样​，​基本功的东西都是要做的​。 
实际上在高年级的时候可以有这种想法​，​我有一个博士研究生​，​刚毕业的​，​他在本科的时候写的还是管弦乐队的​，​但是那个时候

已经受了一些二十世纪的影响​，​旋律都是很意向化的​，​到研究生的时候​，​他开始搞观念艺术​，​有一种观念来支配这种音乐的表现​。​这
种东西完全不是笔头功夫​，​完全就是思想了​，​这想法又很好​，​这想法一出来​，​别人没想到​，​你想到了​。 

我这个学生​，​也就是他才有这种思维​，​我让他往这方面发展​，​因为他传统的东西学过了​，​要是一本科生你给我来这个​，​是绝对不

可以的​，​但是研究生阶段有这个想法​，​我觉得很好​，​所以鼓励他去把这个东西继续探讨​、​继续做​，​后来他有一部作品​，​叫​《​小媒体艺
术​》，​我让他在脑里想一段音乐​，​这一段音乐就这样完成了​，​不需要演奏​，​所以这就关键到极致了​。 

有些人对这个​（​民乐​）​感兴趣的话​，​特别是到研究生阶段​，​他们会对这个东西非常感兴趣​。​这个​（​民乐​）​比较多人感兴趣​，​在
（​观念​）​这方面没灵感​，​就没想法没兴趣​，​而这个同学对这方面有兴趣​，​热衷于这个​，23  

 



他就有灵感​。 
原因很复杂​，​实际上学生想表现自己​，​打个比方​，​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筹​，​还有一个是教师促成的​，​比方说他没那能力​，​老师来强

迫学生这么做​，​那这学生的路就走歪了​。 
不一定普遍​，​但是有​，​特别是年轻老师​，​总希望自己多做点​，​但是不能拔苗助长​。 
学生在学习方面都会遇到​，​在作曲方面​，​他们可能不可能接触到那么全面的东西​，​除非是有一定的课程要这么去做​，​有时候没有

这个课程的话​，​你要一个学生去写巴赫的东西​，​他也不会去写的​。 
创作很少人能想到那去​，​连巴赫都不可能​，​巴赫以前的文艺复兴​，​不会想到​。​另外作品和音响也少​。​像格利高里圣咏​，​不认真去

收集根本没法听见​。​巴赫的作品到处都是​，​但是以前那东西很少​，​接触也很少​，​没人会想到那东西​。 
他会写的是现代一点的​，​因为听得比较多​。​有一些学生比较赶时髦​，​有些觉得写得越不和谐​，​越变化多​、​越复杂的程度就越高​。 
技术上来讲​，​像是复调的技术​，​音阶的这些技术​，​跟西方是有关系的​，​但是​，​因为我用这个技术写出来的东西​，​应该来讲是听不

出西方音乐的痕迹​，​我尽量做到民族化​。​有些人写很传统的旋律​，​但是整个音响是西方的音响​，​骨子里是西方的​，​但旋律是民族的​，
很多这样的音乐​。 

就是他写的音乐还是西方音乐​，​骨架里的东西都是西方的功能体系的​，​但是他的旋律又是用民间的旋律​，​风格接近的写法​，​我们
讲就是两张皮​，​皮和肉都不在一块了​。 

那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​，​也不知道为什么​。 
我的音的运作的过程和制造出来的音响不是那样子的​。 
说不出来​，​但是不会这样进行​，​很多音的进行方向跟选择有关系​。​就是说你从一个音运行到另外一个音的时候​，​其他的声部​，​我

会选择我认为合适的音去制作​，​但是你如果让我去做一个​，​我做不出来​。 
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​，​有可能在一个作品里做的很好​，​另外一个作品做的很差​，​而且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没一个标准​。 
实际上作曲的过程是一个很仔细很精确的过程​，​不像国画大笔一甩​，​也不像西方写实派​，​画得很仔细​。​实际作曲的过程是很精确

的​，​每个声部的走向都是你自己的选择​。 
现在东西方的交流是一个很热的话题和趋势​，​在这个基础上寻找两个国家的乐器​，​能激发作曲家怎么去搭配这两种乐器的探索过

程​，​东方和西方的乐器放在一起​，​可能西方的人对东方的乐器会更加了解​，​让他去写一写​，​用一用​，​但是中国人对西方乐器是有很熟

悉的​，​因为比较普遍​，​但是西方人对东方人的乐器是不是很熟悉的​？ 
西方乐器的管乐队和交响乐队是比较普遍的​，​各个国家都有​，​所以大家从听觉上来讲很熟悉​，​从作曲家来讲也是很熟悉的​，​因为

那些都是要学的​，​但是我们的乐器传到西方​，​有的时候只是被偶尔地看一下​，​欣赏一下乐器独奏​，​毕竟普及的是西方的乐器​，​所以西

方的作曲家对这些也不熟悉​。 
我听了那些作曲家的作品​，​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​，​而且对乐器的使用都有自己的选择​。 
有的音乐是快速的​，​有的是慢速的​，​因为要根据音乐的性质​。 
每个作曲家都有自己的选择​，​我觉得有些想法还是不太一样的​，​这样挺好​，​反正没想到一块去​。 
在对音乐的趋势和感觉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​，​加拿大的和中国的还是有不同的​。 
还是思维习惯​、​文化底蕴不一样​，​但是具体的很难说​。24  
 



西方的民间音乐是很理性的​，​很讲究程序化的​。​但中国的很感性​，​这一大串音下来一大段尾巴​，​你就慢慢听​。​甚至节奏都没有标记​，
比如说这个音弹几拍​，​都没有​，​你自己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回事​，​没人会限制你​，​但是西方不是​，​发的是什么就是什么​，​然后人全都这
样​。​要说音乐创作来讲都差不多​，​因为西方人的也开始偶尔借鉴东方人的思维​，​互相借鉴​，​都是不能截然分开的​。 

文化交流随着科技​、​随着文明的变迁越来越频繁​，​另外信息的传递将来会更频繁​，​实际上跟你看到世界各地的商品是一样的​。 
很长时间不会一样​，​因为中国人的创作思维​——​这种文化的包容性和根深蒂固的影响是很重的​，​他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文化​，​但

是他会吸收别人的东西来发展自己​，​但是有的国家不是这样的​，​像韩国​，​他们的作曲家从西方留学回来后​，​就说我们写的是西方音乐
，​然后他们还有传统音乐的这拨人​，​他们写的就是韩国的传统音乐​，​这两拨人从不对话​，​各干各的​，​韩国写西方音乐的就写他们所谓
的西方音乐​，​他们不认为这是韩国音乐​，​所以这点来讲也是很难理解的​。 

中国从汉朝以来就受外来音乐的影响​，​除了古琴​，​有哪个中国乐器真的是中国的​？​二胡​、​琵琶本来西方传来的​，​北方传来的​，​估
计只有古琴等是中国的​，​其他的都是西方的​，​扬琴更是西方的乐器​。 

不变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​，​它不会被轻易地改变​，​我们的习惯还是这样​，​利用西方的技术来发展我们的国家​。​这种习惯从建国以

来就一直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​，​我们不会认为自己写的是外国的音乐​，​那说明脑子有问题​。​韩国那样我们是不能理解的​。​有一次在韩
国讲学​，​我就谈了这个观点​，​我说​，​我们习惯用别人的技术来发展自己的音乐​，​但是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用了谁的技术就是谁的音

乐​。 
什么叫中国音乐​？​中国风格​？​讨论起来是说不清楚的​，​有一种观点​，​就是你是中国人​，​你写的就是中国音乐​，​但是中国人从国外

长大​、​受国外教育的​，​写的就是西方音乐​。​因为他去学习​，​从而发生一些改变了​，​那可能写的就是中国音乐​，​但是你不能说他写的是

西方音乐​，​因为他是中国人​，​他用了那些技术​、​受了那些影响​，​你也可以说他写的是中国音乐​，​但是里面就有很多区别了​。 
从听觉上来讲​，​他听了这个音乐​，​他不认为这是西方音乐​，​他认为这一定是中国音乐​，​因为这里面骨子里的东西是改变不了的​。 
实际上​，​西方的二十世纪​，​有些作曲家的音乐是很东方化的​，​拉威尔他们是有意识地学习了东方的东西​，​德彪西用甘美兰调式​。

他写的音乐已经脱离西方的束缚​，​脱离了华格纳的风格​，​他实际还是西方音乐​，​但是另一种风格​，​其实这种风格是很接近东方音乐
的​。 

我现在听的大多数是原生态的​，​各个地区的有特点的音乐​，​反正全世界的都收集不少​，​但是国内买不到​，​以前这些东西都没人去

弄​，​都觉得是土掉渣的东西​，​不认为有价值​，​恰恰国外有人来收集去国外发行​，​我从这里面听到的有价值的东西太多了​。 
香港的乐团委约我写的作品​，​首演的时候有个中英对话​，​有四个中国作曲家​，​还有两个英国作曲家​，​年轻作曲家写的作品完全是

西方的乐队化的写法​，​移植到民族乐团​，​就是中国乐器演奏的西方音乐​，​一听就听出来了​。​老点的作曲家声音响的调式​，​一听就是研

究过中国东西的​，​就是说有中国因素在里面​，​弄得很有意思​。 
他不是结合​，​是完全为民族管乐队写的​，​但是我说的是音乐风格​，​他们两个演奏的就不一样​。 
这一类的作品并不是说没有​，​有的时候有一个偶然的结合​。​像以前请过管旋乐团来演奏​，​他希望加入一两件民乐​，​然后偶尔这样

搞​，​都是偶尔的​，​不是事先规划好的​，​都是突发奇想的​，​不是为了一个项目来做的​。 
我说的乐团不是交响乐团​，​如果交响乐团要用到民族乐器​，​那么曲子的写作都要做好​。​我说的是室内乐团来了中国后​，​希望加点

民族乐器跟他们一起演奏东西​，​这是临时的​，​不是事先预备好的​。25  
 



环境不一样​，​那是有目的的创作​，​是民族音乐就是民族乐​。​但是他不了解中国的民乐器和民乐风格​，​所以他写的是他自己本人的音乐
，​他只不过用了中国的演奏媒介​，​但是那种偶尔地结合不是有目的​，​是一种临时的兴趣​。 

我们的民族音乐在全世界不是那么普及​。 
西方的管乐队很普及​，​各国都有​，​但是西方的乐队来到中国后对中国的乐器很感兴趣​。​好久前的一个室内乐团​，​本来就演奏一个

爵士乐​，​他们希望加个二胡或者笛子跟他们一块奏曲​，​看看怎么样​，​而且奏的是他们的爵士乐​，​看演奏员怎么去发展​。 
很少人去组织这样一个乐队​，​也就是加拿大那边有这样一个条件​，​它有西洋乐​，​还有民乐团​，​一般没有这个条件是不会去想这个

事的​。 
但是大规模的委约不会这样建立一个项目​，​这是没听说过的​。 
我们学校就有民乐团和管旋乐团​，​但是从来不一起合作​，​因为没人那么想或是那么做​，​或是有兴趣​。 
因为对于一个中西乐器组合的乐团​，​这种机会很少​，​交流活动多​，​但是中西乐队组合是很少的​，​混乐是很少的​，​因为环境的限制

，​演出条件是受限制的​，​但是在中国​，​民乐小组很多​，​但如果要加个管乐​，​就要去借人​，​这就是一个实际的问题​。​像演交响乐的三国

，​那个作品是给​ＣＤ​写的​，​香港那边问我能不能把其中一些演奏改成民族演奏的音乐​，​再加上西洋管弦乐一起奏响​，​我觉得想法很

好​。​我就为这个改编了​，​把东西方乐器放在一块​，​很有意思​。 
所有全世界的乐团都是做不到的​，​因为民族乐团不会请西洋乐团来演奏​，​西洋乐团不会请民族乐团来合奏​，​所有都做不到​，​所以

我写了这个​。 
应不应该不说​，​反正这是慢慢的探索和尝试​，​就像西方乐队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​，​一个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点​，​这种事件多了就

成了一条线​，​没准就经常把东西方音乐组合​，​把这成为一种风尚​，​而且东西方乐器是由不同的理想构成的​，​像琵琶​，​西方乐器里是没

有的​，​总这样结合是很有意思的​。 
很多历史是一种偶然的碰撞​，​然后慢慢形成的​，​起码你要这样去做​，​才会慢慢激发些东西​，​或是慢慢形成一种习惯​。 
我能够参与探索​，​觉得很荣幸​，​在建立这么一个平台上去施展​。 


